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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For the past ten days, I feel like
I have received more than I have
given. Thank you to all the local
volunteers for taking good care
of us, so that we could fully
devote ourselves to the service. I
also realized that a smile is the
most universal language. Your
smiles lit up my heart even when
I was away from my homeland.
You also taught me the essence
of volunteering: it's not only
about the work one completes,
it's about empathy and making
people feel warmth.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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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沒有下雨時早餐和晚餐以及傍晚開會就會在小屋外的庭院進行
	國王小屋的外觀
	7/9小組一起完成料理後的合照
	國際志工的意義  日前社課時，講師曾問我們：「你為什麼來做國際志工？」 這是一個我很常被問到，而我總是給不出答案的問題。然而，那是第一次有人真正試著引導我們思考。在講師分享了他自己與同伴的經驗後，我心中的答案也終於漸漸定音。 回想當初之所以會選擇參加甄選，其實要感謝家安邀請我參加第 14 屆的成果發表會。在那場發表會上，我被學長姐們的熱情與熱血深深感動。我依然記得，每個人在台上分享時，眼神裡都閃爍著無比的自豪與深切的懷念；當發表因為時間限制而不得不匆匆收尾時，他們神情中流露出的那份倉皇與不捨，更是深深震撼了我，他們的身影在我心中泛起了漣漪。那時的我便告訴自己：我也想去認識一群厲害的人，一起完成一些有意義的事。（雖然是這樣想，但當時因為考慮到自己的能力遲遲沒有報名，是家安問了好幾次後才報名。）
	沒有教課的時間會安排做工程，這次施工內容是蓋校園內老師用的廁所。
	經過了社課與苗栗籌備週的訓練，我總還是覺得準備得不夠充分。帶著對服務細節與未知環境的不熟悉，出隊前夕的我，其實充滿了不安。但真正抵達當地後，孩子們純真的微笑，以及當地工頭及志工給予的點頭肯定，像是一劑強心針，讓我稍稍鬆了一口氣。 然而，這份安心感並沒有持續太久。在第二天服務結束後的夜晚，團隊進行了第一次的檢討會。 會議中，同行的Amanda老師敏銳地觀察到了我們在工程施作上的狀況。老師先是關心我們是否感到受挫，接著語重心長地提醒我們：我們來服務的時間極為短暫，能幫上的忙其實非常有限；甚至在工程方面，我們的技術可能根本達不到他們理想的品質標準。「我們才來服務幾十天，但這間廁所可能是當地師生要用十年、二十年的，難道就因為我們是來幫忙的，當地就得接受這樣的品質嗎？」這番話宛如當頭棒喝。老師接著引導我們深思：既然我們能給予當地的實質幫助這麼少，那我們至少能為自己帶走些什麼？志工的意義為何？
	順著這個深刻的提問，我們的學生領隊接著邀請隨行的副營長，希望能請他分享他心中「志工的意義」。我原以為會聽到一段啟發人心的經驗談，但副營長接過話後，便劈頭對我們的課程流程與表現進行了一番批評。 那晚的空氣瞬間凝結。自我懷疑與挫折感迎面襲來，我回到了屋內，頓時覺得自己就像個做錯事的小孩，滿腦子只剩下「做錯事」的懊惱與無力感。但隨後幾天的服務，我們的步伐漸漸上了軌道，無論是工程的推進還是課程的帶領，都變得順手許多。 我不認為能進步是因為我們多麼受教，或是單純被批評給罵醒。而是當委屈與挫折的情緒沉澱下來後，我們並沒有讓自己停留在原地，而是憑藉著前幾天在現場累積的經驗，團隊開始進行內部的修正，慢慢找到了與當地孩子互動的最佳頻率，也摸索出應對工程狀況的節奏，最後還在工頭的監工下提前完成了所有工程進度。比起被動地服從指責，我們更像是透過一次次的實踐與覆盤，刻劃出了屬於我們的服務輪廓。後來的課程能進行得順利，也是我們自己跌撞過後，真真實實長出來的韌性。
	這份跌撞後長出的細膩，也讓我對志工服務有了更深刻的體會。 記得有次下課，我陪著孩子們在操場玩單槓。許多個子嬌小的孩子搆不到，我便一個個把他們舉上去。就這樣重複舉了十幾次後，人群中突然有個女孩怯生生地向我示意她也想玩。我注意到她的左手比右手短小，起初我很擔心她的安全，猶豫著是否該讓她嘗試，但看著她渴望的眼神，我還是小心翼翼地把她抱上了單槓。 沒想到，她遠比我想像中還要強壯且勇敢。她用有力的右手穩穩撐住讓自己滯空，那隻短小的左手則靈活地勾住側邊的柱子作為輔助，就這樣慢慢地、安穩地讓自己坐上了單槓。那一幕給了我極大的觸動。從那之後，只要看到她走過來想上槓，我就會請其他小朋友先空出單槓最左側、靠近柱子的位置，讓她能有一個最安全的專屬空間盡情玩耍。
	一些在課堂上的互動。右下這張是小朋友畫自己的志願，看起來跟我的很像耶。
	看著她在單槓上那純粹又滿足的笑容，我突然明白了老師在那晚檢討會上問的：「我們究竟能讓自己帶走些什麼？志工的意義到底在哪裡？」也許，我們短短十幾天真的無法留下多麼完美的工程，但我們能在這短暫的交會中，看見彼此的需求，給予最真誠的陪伴與同理。
	當然，這份體悟與服務的順利，除了團隊的努力，更不能忘記一直在背後默默撐住我們的當地志工。 負責打理我們生活起居的 Phong 桑、負責課程翻譯的 Sae 桑，還有協助課程與工程指令翻譯的 Mr. Bee、擔任課程翻譯以及嚮導的 Yeh，以及負責我們餐點的當地居民。他們充滿愛心，總是面帶微笑，總是很努力地傾聽並翻譯我們想傳達的所有內容。我特別難忘在「台灣週」文化交流的活動時，我擔任了介紹菜色的主廚。為了不讓 Mr. Bee 在台上承受即時翻譯的壓力，我在備餐結束後，提前拿著文稿去和他討論。即便稿子裡有許多他不確定意思的單字，他依然非常有耐心地，一個一個跟我反覆確認涵義。多虧了他的努力與用心，那場菜色介紹進行得非常順利。我真的非常謝謝他，也謝謝當地志工們的包容，讓我們的努力能真正跨越語言，傳遞給當地的每一個人。
	校園內的單槓場
	品慈帶娃
	上圖台灣週現場介紹菜品給當地志工，左圖為在和他討論介紹菜品的講稿。非常謝謝他幫忙翻譯，我也因為這幾天跟他聊天而更認識寮國。
	在服務結束的晚會上，我記得自己是這麼說的： "For the past ten days, I feel like I have received more than I have given. Thank you to all the local volunteers for taking good care of us, so that we could fully devote ourselves to the service. I also realized that a smile is the most universal language. Your smiles lit up my heart even when I was away from my homeland. You also taught me the essence of volunteering: it’s not only about the work one completes, it's about empathy and making people feel warmth.”
	這次來寮國是我看過最多笑容的旅程
	回首這趟寮國之旅，如果再有人問我：「你為什麼來做國際志工？」我想，我已經有了自己的答案。 這十幾天的日子，對當地的長遠發展來說或許微不足道，但對我而言，卻是一次無比深刻的洗禮。在未來的日子裡，我們都會繼續邁開步伐，走向各自的人生軌道；但在前進的同時，我會永遠記得在寮國這片土地上，那群帶著純真微笑的人們，以及那個因為學會同理、學會反思，而變得更加勇敢的自己。

